Mt. Sikayo記行(SJB)
■
09:15一行人終於離開登山口，進入溫帶果園和高冷蔬菜園地，
這是人們的另一種「攀爬」，但是，
很難想像有人會選擇活在與大自然搏鬥的方式中，
除非，「搏鬥」原來就是一種親近，是對自然的熱愛！
對自然的一份難以割捨啊！抬起頭，
司界蘭溪溪床宛如一條電纜，
山林間種種令人神往的奧秘傳訊，霎時，就像河水般向大家奔流過來。
■
09:41行走間，支氣管永遠律動如Albinoni的慢板，
讓我的肺，癱瘓成咆嘯山莊––走過第一處空照圖迷失了實況的地方，
一行人終於進入了陡上的山徑。
林道山徑，彷彿光與樹影交織形成腳下踩踏著的零碎緞帶，
繫住山岳斜躺的慵姿，沒有方向、隨風舞動、伙同人們的汗水揮灑，
零亂地遙指著山頂。
■
最後水源––3.1 K處的救贖與懲罰！
溪水仰躺成汲水的深潭，只是流水莫鑑，抺去了無數取水人的奇異容顏……
這裡，森林很靜很靜……，以致一棵棵樹都長成仰頭傾聽的模樣，
這時候10:05，聽到的是人聲、鳥兒的駐唱，
以及，水聲潺潺碎唸著登山者的取水過往，
而這會兒聽到的是：
ㄚ丹給了蕭邦一個很小很小的小水袋、
安國幫蕭邦背水的故事，以及，
殊凡、仲齊她們比山岳還神秘的八卦！
兩人只願留在隊伍最後邊，把八卦散播給風信子傳訊的山野。
■
11:13大伙作了第一次真正的休息，不為別的事––也不為爬山！
這兒的樹，都筆直地指著天，
彷彿告訴人們那就是它要去的地方，
人的天平與樹木不同，
我們要去的地方，傾斜地指著上方的工寮舊址營地。
50度的坡度持續半小時，就會把人名改喚成悔恨！
而記憶也將被裡裡外外的痛苦填滿，成為在山上的第一度滿足！
■
沿路，志佳陽杜娟伸展著小小的葉子，
開著小小的花––不像森氏杜娟––
她好像珍惜著僅有的資源，給人一種憐惜的美感。
抽筋––子貴就彷彿從手風琴一下子變成了大提琴，
演奏的方式完全兩樣，然而，
變調的不是心情，而是咬牙切齒的嘴臉––心情的確更High……了。
繼續要做的事，依然還是行走。
行走走著……枯木就把枝幹委棄在地成為一支鹿角，
彷彿為了講述一則遙遠的紀事––
要通過多少宇宙的易動，多少自然的蛻變，才會突現一座山！
要經歷多少往事的變遷、多少歲月的更迭，才會冒出一個人––
把山徑上的鹿角踩斷，踩出一聲聲價響––
在晴空或雨濕的天幕––突然就把人和山黏合在一塊！
■
12:20午餐時間：
從仲齊的水果分配正義–殊凡們享用的蛋糕–領隊才有口福的牛肉捲餅–旭陽的泡麵生命水，到咖啡teatime，
最終則是安國睡倒在地––還有七分鐘起程––領隊不苟言笑的聲音，
彷彿從山谷傳來––在夢中很遙遠……
15:30至16:00全員到齊––賽良久營地。癱倒在地，才看到頭頂上還有一片藍天，
像夏目潄石《夏樹是鳥的莊園》中的那片天，只是沒有鳥叫，
一直寂靜了好一會兒，眾人才啟聲刮噪，一下子就搭起了營帳，開始煮茶了。
■
這已是一夜無夢第二天的事了，
彷彿沒有意外的，大家都登頂了––上攀了1800公尺，沒有人再有勇氣放棄！
但是，登頂有什麼好興奮的？
它的滿足感不是蘊藏在每一步接近山頂的苦痛挪移中？
原來，登頂是為了展望和細數過往的堅辛歷史––啊！那可不是油婆蘭！
原來，登頂是為了亮出秘密武器––地瓜的可口可樂，以及……古龍水。
原來，登頂是爬過一座一座的山來與友人會面––
駱駝山會大媽帶一隊從雪北爬來，
自從上次封山後，再次和振亞宛瑜在山上會面，還有一些新朋友，
爬過一座一座的山來與友人會面！
■
賦歸的路上，遍佈著滿足感，
腦子裡裝滿了登頂後可以回家的喜悅、雙腿塞爆了乳酸、心頭充填了新希望––
思緒裡已經在盤算什麼時候要爬下一座山！但莫要抽筋。
為什麼登山者會這樣？
或許，都曾有過一些想法，但一直還在找尋更好的答案，也就繼續地爬啊爬……
■
最後要歌頌ㄚ丹，每次隨ㄚ丹爬山，都會察覺到一些他散發的細緻感受。
這次我要說的是：ㄚ丹在食物方面的堅持，比我遇到的任何登山者都強。
或許，ㄚ丹比其他登山者對「食物之『善』（膳！單維彰！）」的圓滿要求比別人強，
無論是使用什麼炊具和器具、以什麼方式和態度對待與處置食物，以及

味覺口感的考量、食客主觀好惡的通容，……
總之，ㄚ丹，在山上要大家吃得有尊嚴！
我們感謝：爬山的歲月遇見ㄚ丹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osa於中大哲研所20080506
PAGE  
3

